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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能修复破碎，只能

淡化破碎。生活还得继续，日
子还得接着过下去。

谷风突然约我去“水色”
见面。“水色”是一个酒吧的
名字。我突然意识到好长时间
没有方立民的消息了，当然我
也没有主动跟他联系。似乎我
们都已经把对方忘在了脑后。

必须承认我对他的感情
起了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不敢
面对，让我拼命回避。我知道
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结
局一想起来就让人痛心。其实
我并不想这样，要不是当初他

突然发难推迟婚礼，我们的关
系绝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起
码我不会这样无情。这一切大
概都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来到“水色”的时候，
谷风已经微醺。他抱歉地望着
我说，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

找来，今天我请你。谷风酒后
意志脆弱，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他和鸽子之间的恩怨。他说就
在我回 G城期间，他的父母
来北京旅游。他想借这个机会
把鸽子介绍给他父母见面，好
让大家相互有个了解。因为谷
家只有他这一个孩子，父母结
婚又晚，他们二老早就等着他

结婚生子。
这之前虽说他和鸽子老公

老婆口无遮拦地乱叫着，实际
并没有谈婚论嫁。谷风今年二
十六，比鸽子小了将近六岁。没
想到鸽子一听说要跟他的父母
见面，死活也不答应。谷风百般

劝说，甚至表明自己打算跟她
结婚的心迹都不奏效。两人说
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鸽子态度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对他变得特别冷淡，说
她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可以结
婚的女人，又说他不了解自己

的历史，还说她天生就善变，

专门喜欢跟小男孩来往。她现
在已经厌倦他了，让他不要浪

费时间之类。
谷风的表情很苦涩，他怔

怔地望着我，鸽子到底是为什
么？

我回去找鸽子长聊了一
个晚上，试图缓和他们俩的关
系。我到底不具备当说客的能

力，尽管想帮谷风的忙，鸽子
却根本听不进去。周五晚上鸽
子回到保定，周六中午就返回
北京了。这次她带回来一个小
男孩，比她任何时候带来的男
孩都小，脑袋才到她的腰际，

眉清目秀，绝对的少年美丽。
快告诉阿姨，你是谁呀？

鸽子蹲下拥住男孩，特意学着
奶腔说。

小男孩有些羞怯，看看鸽
子又看看我，小声说，我是布
布。

布布看看鸽子，再看看
我，突然躲到了鸽子的身后。

鸽子笑着回头将布布重新揽
进怀里，随意说了一句，他妈
就是我。我的嘴顿时张得能放
进一只篮球，两只眼睛只要轻
轻一拍就能落进盘子里做
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什———么？

鸽子把布布抱了起来，笑
眯眯地望着他，脸上泛出了我
从来没见过的美丽光芒，你别
大惊小怪行不行，看把我们布
布吓着了。布布，这是恬恬阿
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

鸽子不停地亲吻儿子说，

布布就是可爱！妈妈喜欢死你
了！布布真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我简直被这一幕惊呆了，
喘着气说，你……什么时候生
的布布？

他都六岁了，六年前呗。
鸽子脸上笑成了一朵花。你是

想问他爸对吧？
我的心事被鸽子一语道

破，显得特别难堪。鸽子语气
平静得就像在说一件与己无
关的事情，很多年前我在南方
跟一个男人热恋得惊天动地。
他有自己的家庭，尽管他表示

离婚在即。我曾经以为我们会
有未来，为了顾全大局，第一
次怀孕我做了流产。等到有布
布的时候，我不想再这样继续
下去了，就对他说我想要这孩
子，可他坚决不让布布生下
来。我们开始争执、翻脸，最后

他躲了起来，只派人给我送了
一笔钱让我处理这个麻烦，但
我还是把布布生了下来。说完
她朝我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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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24岁，许多亲友
都说我结婚太早，叹惜“小小
羊羔”就一头栽进“美国狼
窝”，担惊受怕我嫩嫩的被美

国佬欺负。我对于结婚最佳的
感触是，冬季夜晚不再担心没

有人帮我温暖那双冷冰冰的
脚。入夜，我将双脚伸到
Honey的怀中时，他总会惊
叫一声：“女人的脚怎么如此
冰冷？”然后就边帮我捂脚边
说美国俗语是脚冷的人心暖。

于是，我便接话茬感叹一句：
“谁说结婚不好！”Honey的

意思是蜂蜜，美国人都这样
甜甜地称呼爱侣。蜂蜜总喜
欢甜言蜜语地表示，我是他
生命中发生的一桩美好的运
气。每天傍晚我们一同观赏影
碟时，蜂蜜会坐在沙发上将双
腿轻轻盘起，然后冲着我说
“巢”已经筑好了，要我如小
鸟儿般地卧入“巢”内，接受
他的宠爱与呵护。

读过一些异国婚姻的破
裂故事，其中尖锐矛盾是老美

于钱财上与华人妻子太见外。
其实我觉得金钱观念上，应该
跟一个人从小的家庭教育及
性格密切相关，跟哪国人没关
系。嫁给老美后我就把自己的
银行账户关了，因为里面没什
么钱了还一直被银行扣保管
费(IbK " ¶cde)f)。

婚后蜂蜜将我的名字加到他
的银行账户上，成为 Joint
Account([9ghiuj

fQklmik)。蜂蜜反对
一家人开各自独立的账户，他
的理由是夫妇应该成为 “一
体人”，如果连账户都单干未

免太生疏了。他还说其父母及
妹妹婚后都实行 “家庭财政

一体化”。
与蜂蜜出门我是不带钱

包的，因老公会付钱，还因我
常常把钱包丢掉，来美国五
年已经丢过五次钱包了。跟
老公逛街时，我一定不会忘
记带上手机，当他去逛乐器
行时，我就独自逛女性服饰
店，待到需要付钱时我便掏

出手机，老公就会火速赶来
付钱了。不过，蜂蜜身上不喜
欢放现金，于是我临出门前
忙会塞上 20美元，紧急时刻
我就充当丈夫的提款机。比

如，有时候付停车费，他跟我
要 5美元零钱。待他转身回

来时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闭上眼睛，我送你个礼物
做纪念。”然后就将找的零头
塞回我手心。

那年与蜂蜜一起过第一
个春节的前夕，我在家门上
贴“福”字，并随口对蜂蜜解
释：“福字得倒着贴，意思是

福到了。”待到了婚礼前夕，
我忙着布置新房贴 “喜”字
时。记性好的蜂蜜便大声地
提醒说：“喜也得倒贴。”我
忙表示“喜”没有倒着贴一

说。这下蜂蜜疑惑起来，争
辩说：“福到了，喜也到了，
那多完美。”

刚恋爱时，蜂蜜赶着学会
了Kiss叫“亲”，并知道就是

与“父亲”、“母亲”相同的
“亲”。于是，蜂蜜双手奉给我
茶水时，恭敬地道了声“请”。

又不耻下问地打听“请”是不
是和“亲”同字？我忙笑说中

国人不是什么事都和“亲”扯
上关系的。转眼又快过春节
了，在我每晚的督促下，蜂蜜
操练了一星期的拜年歌，年三
十晚上终于到了汇报演出的
关键时刻。待我与妈妈聊完家
常将话筒递给蜂蜜时，他紧张

得张口结舌。我只好先对着话
筒起头唱：“每条大街小巷
……”然后将话筒传给丈夫，

蜂蜜便铆足了劲高声喊道：
“攻击 (no)、攻击 (n

o)、攻击(no)你呀。”此
时听到电话另端老妈已经笑
得不行了，继而又欣赏到一屋
子的欢快笑声。老妈说：“你
舅舅们、舅妈们都在这里，我

把免提打开，所有人都听到
了。喜庆极了。”

难怪妈妈爱这个洋女婿
爱得要死。老说：“丈母娘看
女婿，真是愈看愈有趣。”

MNOPQRSTUVW

2003年，古城西安突然

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西
安市考古文保所在一座西汉
墓葬中发掘出了几十公斤的
汉酒，人们心神为之一动，这
是真的吗？西汉的酒能保存
到现在吗？汉酒的发现终于
可以使一睹古代美酒芳容的

愿望成为现实。
2003年6月，在西安市

北郊文景路中段一建设工地
发现了一座汉代高级贵族墓
葬，西安市文保所对该墓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因盗扰严
重，墓室内部结构和葬具不

清，随葬品中除主墓室内残
存的101枚玉片外，主要出
土于未被扰动的侧室，包括
2件铜锺和其余 15件青铜
器。其中一件青铜锺腹部破
裂，里面已空空如也；另一件
青铜锺十分沉重，其内有液体

晃动。文物运回库房后，工作
人员对那件保存完好的铜锺
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将铜锺盖
口的土垢、锈和封口的生漆清
除后，青铜锺的锺盖被取下，
顿时酒香四溢。文物工作者迅
速将移液管伸入锺内，一股翠

绿色的液体顺着导管缓缓流
入玻璃容器中，一个10公斤
的容器转眼即满，赶忙用蜡封
住瓶口，一共引出了 50多
斤。这显然是一锺保存了
2000多年的西汉美酒。使今
人有幸闻到了 2000年前扑

鼻的酒香。这是迄今为止保存
最好，存量最多的西汉美酒。

那么古代的酒是怎样保
存到现在的呢？由于酒精极
易挥发，很不容易保存，因
此古代的酒应该是很难保存
到现在的。西汉美酒之所以

能够保存到现在主要可能是
因为出土时铜锺盖口的土

垢、锈和封口的生漆，使酒的
保存具备一个稳定且密闭的

环境。由于古酒密封在青铜
锺内，青铜器被氧化生锈呈
绿色，由于受到铜锈的侵蚀，
故酒亦呈翠绿色。

西安市还专门举办了高
规格的西汉美酒大型专家研
讨会。在讨论中，对于酒的性

质，与会专家普遍倾向于西
汉美酒是黄酒一说。中国黄
酒学会会长毛照显研究员
说：“我刚闻了酒香，这肯定
是黄酒的酒香。我国新的黄

酒标准的定义为，用稻米、粟
米等粮食作物经过蒸馏、发

酵、过滤以后形成的酒统称
为黄酒。西汉美酒符合这个
定义。大家所说的米酒其实也
是黄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
是也有个别专家对此持保留
意见，认为西汉美酒可能是果
酒。西安文保所孙福喜所长告

诉记者，从文献记载来看，西
汉大多数酒是粮食酒，也要经
过发酵；果酒在《史记》中有
记载，西域的大月氏出过葡萄
酒，以葡萄酒为代表的果酒是
在西汉末期出现的。西汉晚期
有果酒，那是张骞通西域以

后的事情。
在中国文化的总范畴

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对独
立、蕴涵丰富、完整而系统的
酒文化体系。诸如：几千年不
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和
工艺，历朝历代为酒的酿造

和销售所制定的法律制度，
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多姿多彩
的酒礼酒俗，古今已有的形
形色色的酿酒工具和饮酒器
皿，墨客骚人所写的关于酒
的诗文词曲，载于各种典籍
的关于饮酒的轶闻掌故，还

有花样百出的酒令，诗意浓
郁的酒名等等。

在我国古代，酒被视为
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
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
庙、奉佳宾而不用。形成远古
酒事活动的俗尚和风格。随

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物，
酒事活动也随之广泛，并经
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观照，
使之程式化，形成较为系统
的酒风俗习惯。

西汉美酒的出土，虽然

不能解决我国酒的起源问
题，但至少可以对酒的起源
研究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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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怎么讨啊？”刘芳

芳脱口问道。
那几个人便告诉她———

脸皮厚一点，态度强硬一点，
别跟他们客气，你越是客气，
他们就越当作福气。想想儿
子，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葛小江缩在一边，小眼睛

骨碌碌，东张西望像个小老
鼠。刘芳芳看着他，心里就涌
上一阵酸楚。是啊，儿子这么
小就没了爸爸，为了他，也该

想办法多讨点钱。刘芳芳这么
一想，刚才的悲恸便化作铺天

盖地的母爱了，满满当当的。
刘芳芳在接待室等了半

天，马副总才慢慢踱进来。秘
书向他介绍了刘芳芳，马副总
微一点头，说：“小刘，坐嘛。”

刘芳芳接过秘书递来的

茶，说声“谢谢”。她今天穿
了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头

发细心吹过，刘海弯弯地搭
在额前，稍稍抹了点口红。这
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
好几岁，像是才三十四五岁
的样子。刘芳芳不晓得马副
总是怎样的人，但孟爱军告
诉她，和男人打交道，打扮得

年轻漂亮点总没错。
刘芳芳端着茶，脸上一直

笑，笑得两颊都酸了。“领、领
导工作这么忙，我还来打扰，
这个———真、真是不好意
思。”她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马副总在那张宽大的皮

椅上坐下，喝了口茶，问：“事
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吧？”

刘芳芳忙道：“都差不多
了，谢谢领导关心。”

马副总点点头。又摇了
摇头，叹道：“小葛真是可惜
啊。这么年轻，工作又这么卖

力。出了这个事。局里上上下
下都很难过啊。”

刘芳芳眼圈一红，眼泪

便扑簌簌落了下来。马副总
把纸巾递给她，说：“小刘同

志，听我一句劝，我知道你很
难过，可越是这个时候，越是
要坚强，啊？”

刘芳芳一边点头，一边

拿纸巾擦眼泪。“他这么走
了，倒是一了百了，丢下我和
孩子。孩子还小，我又是没工
作的，这以后的日子真是没
法过了。”这话是孟爱军替
她想好的，用来投石问路。

马副总吹着茶面上的浮
沫，并不搭腔。刘芳芳怔了
怔，只好又说下去：“我也晓

得领导很忙，我不该来打扰
的。可、可是———五万块钱真

是少了一点。现在的物价您
又不是不晓得，买斤排骨都
要十来块呢，一把鸡毛菜也
要好几块钱。我儿子一个学
期的学费就要好几千块，还
有水电煤气———花钱像倒水

一样。我一个女人带着小孩，
您说，五万块钱怎么够用？”

马副总沉默着，眉头紧

蹙。“我也晓得你不容易，这
样。”他说，“赔偿金再给你加
两万。一共是七万。这已经是
最高了，看在你有特殊情况才
破例的。我跟你讲，局里以前

也有类似事故发生，赔偿金从
来没有超过五万的。”

刘芳芳一愣，还没有想好

该说什么。马副总已经下了逐
客令：“我有个会。先走了。”

刘芳芳只好站起来。道：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回到家，刘芳芳想起马

副总那句“局里以前也有类
似事故发生”，心里一动，便
给葛大海的徒弟打了个电
话，拜托他了解一下以前发
生的事故大概赔偿多少。电

话里，刘芳芳很不好意思地
说：“你也晓得我的处境，这
笔钱对我非常要紧。我也不
是想多拿，只要别比人家少
就行了———”那人道：“我晓
得我晓得，师母你放心，我马
上就帮你去打听。”

消息很快来了———前年
有个工人，也是下班时候被汽
车撞死了，局里赔了他十五
万。去年，有个人上班时从集
装箱上摔下来，当场摔死，这
次赔得更多，整整二十七万，
还让他儿子顶替进局里了。

刘芳芳呆住了，这才晓
得自己真的是被欺负了，有
些气愤。老话说得没错，马善
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她算是
领教了。


